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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诚信”是立身立业之本(吴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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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，人们愈益认识到“诚信”这个儒

家传统道德范畴对于提升国民道德素质、建设现代企业的重要作用及普遍意义。可以说，诚信不仅是每个社会成员的

立身之本，更是每个企业单位的立业之本，甚至是一切文明社会必须遵循的普世性价值观念。提倡、弘扬并实践诚信

精神，应当成为每个公民、每个企业单位自觉遵守、自觉实践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。然而在现实中，我们非常痛心

地看到，某些企业和单位惟利是图、背信弃义，干出了许多丧天害理、祸国殃民的事情，如昔日的晋江假药事件、今

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，可谓欺诈典型，人神共愤。而危害程度不同的各种造假作伪案件，几乎无处不在，无时不

有。可见，“诚信”作为一种全民公德，作为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、自觉实践的道德准则，还是一项有待普及宣传、

持续实践的社会教育工程，更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诚信的内涵、作用及其实践方向作出不断深化的分析与论证。本文拟

就此贡献一得之见，求教于方家与读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儒家“诚信”观的古义新解 

  实际上，在古人那里，“诚”与“信”，本来是两个意义相近、可以互相训释的名词概念。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

解字》就以“诚” 释“信”，又以“信”释“诚”，所谓“信，诚也”、“诚，信也”，都是“真实无妄”之意。 

  但细绎古书可以知道，“诚”、“信”二字，意义并不完全相同。诚的本义是真实、真切，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

和社会行为则有诚实、诚恳、真挚、真情实意、童叟无欺等等含义。如《中庸》所谓“诚者天之道”、“诚者不勉而

中”的“诚”，就是客观、真实之意。信的本义是求真、守诚，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追求真实、坚持

真理、信守承诺、笃守约定等等含义。如《左传》所谓“信以守之”、《论语》所谓“朋友信之”、《孟子》所谓

“朋友有信”等所讲的“信”，就是守诚、守诺、守约之意。 

  在中国思想史上，“诚信”主要是儒家提出并坚持身体力行的价值观念。我们知道，古代的道家是只讲自然之

“诚信”而不讲道德人事之“诚信”的，因为道家追求的是“自然无为”，而毋需杂以人为的道德真诚 。法家是看

重法、术、势、利而不重诚信的，因为在法家看来，人的本性是“好利恶害”，人与人的关系只是一种相互算计、相

互利用的关系，即所谓“各用计算之心相待” ，所以统治者只要会用权术就行，而不必讲究“诚信” 。而高度重视

“诚信”，并将“诚信”提升到本体论和道德论的哲学高度予以阐明，则是古典儒家的重要思想。 

  儒家自孔子始，即把“诚”、“信”作为其道德哲学的重要范畴加以论证和阐释。到了子思和孟子，则把“诚”

提升为本体性的“天道”，把思诚、立诚规定为道德型、实践性的人道，并把“信”作为五伦、五常之道的重要一

环。以记述并阐发孔子思想为主旨的《礼记·中庸》，有一段孔子回答“鲁哀公问政”的话，最集中、典型地阐述了

孔子与先秦儒家的“诚信”理论，文曰： 

  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……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获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！信乎

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！顺乎亲有道：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！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！

诚者，天之道；诚之者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：博

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……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 

  这段话所阐述的“为政”之道是：治国的前提是“得民”（取信于民），得民的前提是“获上”（取信于上

司），获上的前提是取信于朋友，取信朋友的前提是孝顺亲人，顺亲的前提是“诚身”（以诚立身），诚身的前提是

明白“诚”的根本道理—善。简言之，政治的要义就在“诚信”二字。在这里，“诚”是最高境界，是根本之道，是

本体；“信”是条件、手段，是作用。“诚”是天道，而“诚之”（即实践“诚”）则是人道（治道）的根本任务。

至于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则是实践“诚”的具体方法和途径。 



  历代儒家都很重视“诚信”精神，把“诚信”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。概括地说，儒家“诚信”思想的内涵主要

有三点：一是以“诚”为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。如《中庸》所谓“诚者，天之道”、“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

得”，宋儒朱熹所谓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” ，都是讲“诚”的客观性和真实性。二是以“诚”为

道德之本、行为之源，而以“信”为德目之一。如汉儒董仲舒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“五常之德”；宋儒周敦

颐说：“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原也。……德：爱曰仁，宜曰义，理曰礼，通曰智，守曰信。” 这里所谓“守曰

信”，是说守“诚”便是“信”，“诚”是体，“信”是用。三是重视“诚”的实践，强调言行一致、知行合一。

《中庸》所谓“诚之”、《孟子》所谓“思诚”，都是指“诚”的实践。而致“诚”的方法和途径是博学、审问、慎

思、明辨、笃行。在这个致“诚”过程中，学、问、思、辨是“知”的工夫，行是实践工夫，“诚之”就是知行的统

一 。 

  然而，我们在此探讨儒家“诚信”思想的古义，并非在发思古之幽情，而是希求推陈出新、古为今用。实际上，

每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，都是与时俱进、打上鲜明的时代精神烙印的。那么，“诚信”这个价值观念在现代中国社会

的时代背景下，具有什么新的内涵呢？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 

  第一，诚信的根本精神是真实无妄，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，树立求真、求实的精神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

线。在“诚信”这把精神标尺面前，一切虚情假意、欺瞒诈骗的言行都将无所遁其形，必然遭到无情的揭露、批判和

唾弃。 

  第二，“诚信”作为一种价值观念，具有公正、不偏的特性，它要求社会群体建立公正、合理的制度，要求每个

社会成员树立起公正、公平的处事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。 

  第三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条件下，“诚信”所内涵的人文精神，要求人们自觉守法，真诚守信，树

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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